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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回第十八回  約三事改邪歸正　赴雙龍除暴安良約三事改邪歸正　赴雙龍除暴安良

　　楓葉蕭蕭江上村，綠林豪客夜知聞。　　相逢不用多迴避，世上於今半是君。

　　卻說楚材因愛金龍等四人武藝高強，人材魁偉，而且肝膽出眾，將來破島寇之時正可作為指臂之助，況梅花村的那段姻緣卻是

他們暗中作成，故此有意釋放於他。又恐他們不改性，將後反是自己的罪孽，因此想了一想便說道：「我所說的三件亦非難事，不

過要你們日後受用無窮，並非強人所難。」說到那裡，金龍已知楚材的意思是恐他不肯改過，是以這般鄭重，便連連地叩頭道：

「俺們已知自己走錯道路，所吩咐的話，都是金玉之言，只求示下便了。」

　　楚材道：「第一件是，自今以後你們須要做個安善良民，不可妄取不義之財，你們能聽我否？」金龍等齊聲道：「俺信既已改

過，豈有再取不義之財？此後俺們情願務農為活，第一件是俺們能依的。不知第二件怎樣？」楚材道：「若論第二件，只因我看你

們雖是做過綠林的人，卻還天良不昧，日後盡可有為。目今四海荒荒，寇盜披猖，恐怕刀兵一時還不能驟然平定。所有朝中的文武

官員不是暮氣已深，便是庸劣無才，能為國出力者實乏其人。所以我勸你們不可自暴自棄，待到國家用人之際，便可出為投效。也

博個封妻陰子，為祖上爭光。想我們三人也是欲為國家出力之人，不過現在時尚未到，若到其時，便要投筆從戎，為國吐氣。那時

若有一材一術之人，都要收用。不知你們四人，肯為我用否？」金龍等又齊聲道：「不斬之恩，已是感且不盡。又蒙肯為提拔，真

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有什麼不肯依呢？但請放心便了。請教第三件。」楚材道：「第三件也沒有什麼，不過你們曾經佔山為寇，稱孤

道寡慣了的人，若驟然要想安分過日，只怕還不能盡改舊性，倘或偶然又作出些不法的事，豈不幸負我今日之言？所以甚不放心。

你等四個可能對天立誓否？」金龍等四人齊道：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，若日後有變今日之心，便真畜類不如了。」

　　說畢，便齊齊地掉轉身軀對天跪下，朗朗地祝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弟子金龍、弟子金虎、弟子金豹、弟子金彪今蒙恩人釋放，又

以善言勸導，若然不知好歹，嗣後或口不應心，再乾不端的事情，願死無葬身之地。惟望明神鑒察。」說到這裡，楚材連忙離座抬

身，走下來將他四個扶起，親解其縛道：「四位言重了，方才冒犯，幸勿見怪。」文龍與鵲橋也一齊下座，各將名姓籍貫，細細說

與知道。又命他四人坐下。金龍等四人也十分敬服，一定不肯。鵲橋道：「你們是做過強盜的人，怎麼這等不爽利？若再不坐，我

又與你們打架了。」四人見鵲橋如此，只得告罪坐下，大家又細細的談論了一回。楚材甚是愛惜他們誤入綠林，又婉言地開導了一

番。四人不覺感激涕零，願以身許，雖使肝腦塗地亦甚情願。楚材察知其心，頗覺歡喜。因又命張武沈方，將妖僧所儲金銀財物等

件盡行搜出，分作三股。以一股與杜鵲橋作為杜母甘旨之用；一股與金龍等四人以便回家置辦田產，不再為非作歹；又將一股交與

鵲橋帶回收藏，或遇水旱荒年，民間歉收，以及貧苦之家托他時，常留心周濟。自己同文龍卻一些不取。

　　分發已畢，又細問金龍等雙龍山的事情，意欲命他領路前去打擂。鵲橋道：「這條路俺卻認得，不必他們引領。競與他們同

去，或被那廝知道，吃他留心防備，反為不美。況此刻時候已是不早，不如回去歇息一宵，明日再去亦未為遲。」楚材、文龍一齊

點頭道：「這話說得不差，竟不用他們引領，就是了。」乃問金龍道：「你們此去住在何處？也須說與我知。將來要用著你們之

時，便可著人來喚。」金龍答道：「俺們本有家眷，住的所在離這裡向北亦不過二三十里之遙，若蒙呼喚，只須著人問明錦屏山的

路程，裡面有一座金家莊，便是俺們的住處。」楚材道：「既有莊院便可找尋了。」說畢，便一齊起身，走出殿門。

　　剛欲下山，楚材忽然想著這個地方極容易藏匿匪類，若不將此巢穴毀去，恐又有盜賊到來窩頓。況方才殺死的那些屍首亦須設

法埋葬，以免暴露。因此將腳站定，命金龍等先自回去，不必候等同行。金龍等四人只得各將金銀等物，大家背負了，拜別而去。

這四個人將來楚材掛帥出關征剿之時，大有用處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丟過不提。

　　再說楚材候著他們走遠之後，已是黃昏之時。然後將方才所想的念頭說與文龍、鵲橋知道，便叫文龍帶領鵲橋張武、沈方等到

裡面殿上稍待，自己披髮伏劍，念動真言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忽見半空中無數天丁力士降下，當先有三員天將一齊躬身道：「不知

召請我等有何法旨？」楚材道：「無事也不敢驚動各位尊神，只因山下有無數屍骸，雖是他們自作之孽，不防暴露，然弟子心上殊

覺過意不去。因此特行召請各位尊神到來，務祈大顯神通，將那些屍骸揀一塊空地，一齊埋葬，不得有違我令。」那三員天神同說

一聲：「領法旨。」依舊駕起祥雲騰空而上，不一時，只見半山中間飛砂走石，遍地填土，沒有一回工夫，三員天將復又降下，對

楚材道：「所有一切屍骸已奉法旨在半山中間築成一座大墳，盡行埋好了。」楚材舉手道：「有勞各位尊神法力，異日再當表奏天

庭，此刻且請回天。」三員天將又應了一聲，一齊帶領著天兵力士回天去了。那杜鵲橋站於文龍背後在殿上遠遠觀看，喜得打跌

道：「俺不知你們兩位有多少本領，怎麼連天上的天兵天將都召得下來，這是那裡去學來的？」文龍笑道：「自然有個所在學得

來，現在且不必告訴你。」說畢便一齊出了殿門，來到楚材跟前。

　　文龍道：「我想這個大殿是斷斷留不得的，倒不如取此火種將它付之一炬，也免後日之患。」楚材道：「這話正合我意，照此

而行便了。」遂回頭對沈方、張武兩個童兒，叫他們快去找尋火種。不多一回兩人已將火種尋到了，又取了些引火之物，堆在殿之

四面，點起火來，真是好看。一霎時已是滿天通紅。好得此山荒僻，又在夜間，所以無人知道。楚材同文龍看了半響，方跨上馬匹

同著鵲橋等一行五個人，望下行去。在半山中間，又看了一回，方才所築的那座大墳，此時雖是夜間，卻被焚燒，那殿的火光直射

下來，則如白晝一般，可以無須再用火把，因此路上更覺清楚。

　　剛到山下，忽聽得嘶嚦嚦的一聲馬叫，鵲橋便去尋看，只見樹林中間卻有三匹溜韁的好馬。鵲橋大喜，遂一齊牽將出來，自己

騎了一匹。其餘兩匹定要叫張武、沈方騎坐。又將方才所得的金銀勻了，縛在那三匹馬的鞍轡之後。張武、沈方起初還不敢騎上，

後來見楚材也要叫他兩個騎乘，只得一齊跳上馬背，跟於後面。楚材道：「時候已是不早，須得趕緊些方好。」說畢便將兩腿一

夾，將馬一催，那馬便如飛而去。鵲橋雖喜步行，不慣乘馬，此時因要急於回去，便也不去管自己會騎不會騎，就將三尖兩刃刀的

刀柄，在馬的後跨之上打了一下，那馬吃痛便叫了一聲，跟著楚材等主僕四人，也是如飛地趕去。鵲橋覺得騎在馬上猶如騰空一

般，耳邊只聽得風聲，不覺大喜，又要想把刀柄再打兩下，早被文龍止住道：「你怎麼這等的呆，那馬禁得起那個刀柄麼？」鵲橋

聽說，方不敢再打，只是緊緊地跟著而行。不到半夜工夫，已到了杜家村上，一齊下馬。鵲橋先上前敲門，此時鵲橋的母親妹子因

記掛著他們，故此還未曾安睡。聽見鵲橋等回來，連忙叫女兒嫣紅出來開門。鵲橋便叫張武、沈方幫著他將馬上的金銀取下，搬進

去交與母親收藏，然後請楚材、文龍進去坐下，又將馬匹也一齊牽至後面空屋內繫住，少刻有張武、沈方前去喂料，不必細表。

　　再說鵲橋又叫妹子把飯做起，將煮熟的虎肉取了兩盤一同搬了出來，與楚材等大家飽餐一頓。有話則長，無話即短，況又日間

大家已是辛苦，故將飯吃畢後，略談了幾句明日赴雙龍山打擂的事情，便各安歇。到了次日，各人絕早起身，早餐已畢，鵲橋便取

了銀兩，同著楚材等取了行李，辭了杜母出門。喜得鵲橋同張武沈方今日具有腳力，便一齊上馬，向那雙龍山一路而行。

　　那一日已到了雙龍山的腳下，遠遠望去，果見擂台高搭，壯麗無比。因時候尚早，台主還未到來，故擂台上還是靜悄悄的，寂

無一人。楚材便叫大家下馬，將馬交與張武沈方看守，自己便同文龍鵲橋走上前去細看。只見那擂台約有三四丈之高，四圍欄杆均

用五色彩綢紮出，中間一座匾額寫著「以武會友」四個大字，左右持著一幅對聯，卻是狂妄可笑，原來寫的是：

　　生擒北海赤須龍並非跨口，活捉南山白額虎豈是空言。

　　楚材等看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個人真是目空四海，狂妄極了。少停等他到來，上台去問他一個明白，究意還是空言還是

巧口。」正說之間，卻見擂台上面中間懸著一個光亮的大球，隱隱有些光華放出，不知是件什麼東西。大家猜疑了一回，復又往上

細看，見那台之四角均高懸著一面大大的銅鏡，也有些光華盤繞，卻又解懸這幾件東西在上，是什麼緣故。不一時漸漸地又見來了

無數武夫打扮的人，均往台上觀望，指手畫腳地不知說些什麼。楚材等也不去訪問，只站在那裡等候，忽見鵲橋把手向台上一指



道：「你們看台上還有一面牌掛著，像是也有些字在上面，卻不知寫些什麼？」文龍見說，慌忙定睛一看，果見台上懸著一面白

牌，寫著茶杯大的幾行字在上面。文龍便念將出來道：

　　本台主設立此台，原為招攬天下英雄起見，如有豪俠上台比較武藝，能打本台主一拳者，賞銀一千兩，能賜本台主一腳者，賞

銀一萬兩，能拳腳交著為本台主賞識者，除賞給銀兩外，請到山上與本台主結為弟兄，格外優待，另有大事商議，決不食言。爾個

人毋得觀望自誤，切切特示。

　　雙龍山寨董示楚材等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他牌上說的另有大事商議，想必定是謀反叛逆之事，少停待他到來，一看他的行

為，就見分曉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那雙龍山上飛下一騎馬來，馬上一個嘍兵打扮的人，手中拿著一面白牌，飛也似地從上而來。待到

得台邊跳下馬來，便將那面白牌懸在台下柱上，口中又大喝道：「天下英雄聽著，俺家大王有令，今日且各歇息一天，明日再來比

武。」說畢，便上馬回山而去。那些人一聽此話，均至台邊將牌細看。楚材等也擠上去，一看原來又是一派胡言寫在牌上。只聽得

旁人七張八嘴地念道：

　　本台主連日登台，挑選天下英雄，乃所來者均是全無能耐之人，以致拳腳之下，為本台主所傷者，已不知凡幾。本台主因體上

天好生之心，今日暫停一天，如有遠路到來，且請各自歇息，養足氣力，或者稍有可觀，雖經本台主所傷，亦無怨恨。為此先行諭

知爾等，准於明日到台比較，此諭。

　　本台主董諭眾人聽了，又議論了一回，俱各漸漸地散去。楚材笑道：「原來這個狗頭，今日還不是他的死期。我們且去尋個店

所住下，讓他多活一天，明日再來取他狗命便了。」說畢便同著文龍鵲橋回到方才下馬的所在，也不上騎，就叫張武、沈方將馬牽

著，一同到附近村落中尋找寓處。尋來尋去，卻見那些鄰近的村落，均沒有人家居住，直尋到十餘里路途之外，方見一個村中有一

個人家，倒也有五六間房屋，裡面只有老夫妻兩個住著。楚材便將來意與他說知，並言明日重酬房金，那老兩口子歡喜之極，連連

答應，把一間空屋叫他們住下。好得裡面牀帳卻是現成，可以不必再為舉動。又引領張武、沈方等將馬至後面拴住，楚材便叫那老

者請進房來講話。

　　那老者卻甚是爽直，便走將進來分賓主坐下，先是楚材開言道：「請問老丈貴姓大名，此屋想是尊產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姓

洪名叫庭梁，卻是祖居在此的。」楚材又問道：「敢問老丈，這裡附近村莊為什麼家家閉戶，人跡全無？莫非都遷移到他處去

麼？」老者見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是遷移開來，這裡也不至如此荒涼了。」楚材道：「究意為什麼緣故，都要遷移開去呢？」

老者道：「本來我們這裡極為安逸，雖有幾個強盜在雙龍山上屯紮，卻從不到來驚動的。不期近時忽然間來了一個強盜叫做董天

林，將這雙龍山奪去，又在山下擺著擂台，說要挑選天下英雄。他手下的人，天天要出來攪擾，以致這幾個村子內弄得鬼都嚇走

了，就剩下小老夫婦兩口子，因捨不得這所房屋，又沒有餘錢可以他往，只得就在這裡鬼混。好得他們見小老家中貧苦，沒有什麼

油水，所以也不來驚動，在此倒還安穩，只是冷靜不好。」說到這裡，文龍便接言道：「果然冷靜！只不知那個董天林是個什麼來

歷，老丈諒必總有些知道的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個人的來歷小老雖略略有些曉得，究是與不是亦難一定。」楚材見他話裡有因，慌忙

問道：「管他是與不是，我們左右空閒，何不談談呢？」老者道：「且慢！我們這裡離市甚遠，你們若要買甚東西，可早些說，好

待小老前去買來，若然晚了，沒有買處。」楚材道：「老丈說得有理！」便叫沈方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，交與老者道：「我們也不

論什麼，只要吃得飽的就是，就煩老丈去一辦如何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們到此人地生疏，自然小老效勞。」說畢便接了銀子，就望外

去了。直至響午時候，方見一個莊家人的模樣，挑著一副擔子跟著老者進門。鵲橋便走過一看，原來那個擔子裡面，雞魚酒肉以及

白米等類件件都有。見那老者到裡面取了兩個籃子出來，將擔中的物件盡行搬進，又將幾十文錢打發那莊家人出去了，然後將籃子

攜了，叫妻子幫著一同拿到裡面收拾。

　　不多一回，均已煮好，盡行搬將出來。楚材因要探問那老者說話，便拉他一同坐下。飲酒中間，楚材復又問及董天林的來歷，

老者道：「小老也不過是聽來的，說話當不得真。因那一日小老出去散步，遇著山上的一個嘍兵，他卻認得小老。原來這個嘍兵，

本是以前雙龍山寨主金大王部下的人，他因主人被董天林打傷，又將山頭奪去，故此心懷仇恨，此刻雖仍在山上，卻是心中不願，

因此遇著小老之後，他便把小老當作親人一般，將董天林的出身根由，細細的告訴於我。並說那個人本是一個不小的武職官員，因

在某營中辦事犯了軍令，主將要捉他去正法，他就一溜煙地逃往外洋，得遇一個拳師，收在門下，不至數年工夫，就教成他七十二

路拳法。他因記念家鄉，特地回來，於路上遇著什麼仙人傳授他幾件法寶，說他日後必有封王之福，因此他就癡心妄想，在半路中

劫了些客商財物，趕奔京都。不知結識了那個官宦，薦舉在嚴太師門下，與嚴少爺非常投契，特叫他帶領府中幾個超等師爺，暗暗

地到此擺設擂台，收羅天下豪俠，以將來圖謀大事之用。因此他就先自一個人到來，謊稱走江湖的人，在山下擺設擂台，乘勢將這

座雙龍山奪去，作為巢穴。他就自稱為擂台之主，叫那幾個府中帶來的師爺，在山操兵練將，一俟挑選得有本領的人多了，他就要

興兵奪取府城。我們這裡的人也略略曉得些風聲，恐怕真有此事，故此行遠避開去。小老就只夫妻兩人，年紀又大，所以也便不想

搬到那裡去。你們幾位相公到此，莫非也要去與他比武麼？我想相公們都是文弱書生，就是那位杜相公有些會武藝的形狀，若然前

去，不免有損無益。依小老看來，還是不去的好。楚材笑道：「我們志在鋤強扶弱，為國效忠，況他又有不軌的念頭，豈可置之不

問，任其猖狂？雖承老丈美意，我們自有道理，不勞老丈擔心。」老者道：「我是說我的話，聽與不聽卻在你們自己，小老也不好

好阻止。」說畢，便將這件事丟開，把餘外沒要緊的事情談了一回，各各歡然飲酒，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把飯吃了，大家安睡。

　　一宿晚景易過，已到來朝。天明大家起身，梳洗了，各各飽餐一頓，又取些銀兩相謝。老者推卻良久，方才收下。大家又將身

上紮縛停當，收拾了一切，辭了老者，上馬而行。老者又送至村口，再三叮囑小心，然後回去，這且丟過不提。再說楚材等出得村

口，大家將老者贊一回，方一齊縱轡而行，不一時已至昨日下馬的所在，依舊就在那裡下馬。抬頭一望，早見人山人海，比昨日的

光景大不相同。再看台上時，見有兩桌白銀擺列在東西兩面，那個台主卻還未到，唯台下柱上的那面白牌已經撤去，曉得今日台主

一定到來，決不再有空走之理，且自站在一處空的地方等候。看官可曉得董天林昨日為何不到擂台？原來有個緣故。只因前晚三鼓

時候，董天林在山上睡覺，忽然得其一夢，夢見自己正上擂台耀武揚威的時候，忽然台下跳上兩個金甲神人來，將他捉去，說了他

多少罪惡，就把他一劍斬下，嚇出一身冷汗，醒來卻是南柯一夢。因思此夢多凶少吉，愈不耐煩，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直至天明，何

曾睡著？及至起來了，又覺神思不對，所以昨日不敢上台，假意把大言寫在牌上，暫停一日，以免被人恥笑。這叫做：瓦罐不離井

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何況又是個草寇，安有不亡之理？他還不曉得取他性命的人，早已等候多時了，還在自己騙自己，以為在

山躲過一日，避去兇惡時辰，就不妨事的了。這且慢提。

　　再說楚材等在空地上站著，留心在人中一看，見兇惡相貌的也有，身長體胖的也有，大約都是想來奪彩的人。因此便不去細

看，只在那裡等候。等了有半日的工夫，方聽見有一派馬鈴的聲音，連忙回頭一看，見有三個強盜騎著三匹高頭駿馬，從山上飛馳

而下。後面又有無數的嘍兵簇擁著，望擂台而來。大家仔細一看，第一個第二個雖然相貌兇惡，卻還不甚怎樣出眾，唯獨第三個

人，不特另是一樣打扮，而且氣概高昂。但見他：

　　身長九尺，腰大十圍。倒掛臉，口賽血盆；獅子鼻，銅鈴兩眼。頭戴烏緞壯帽，高懸一顆大紅纓；身披蜀錦花氅，係著兩個豹

皮袋。虎頭燕頷，恍同巨無霸重生；青臉深眉，宛若蔣門神轉世。顧盼處，目中欲無餘子；叱咤時，舌尖定起春雷。鬍鬚如鐵線，

兩耳好招風。莫怪他寇盜班中稱第一，威風凜凜實驚人。

　　楚材等正看之間，忽聽得旁邊有些人在那裡指著道：「這末後一個兇惡形狀的，就是董天林了。這般氣概，定然武藝超群。不

知今日哪一個倒運的上去吃他的打哩！」原來這些人都是那些游手好閒來看熱鬧的人，並非是個個來打擂台的。當下楚材文龍聽

了，也不過付之一笑，並不在意。只有那個杜鵲橋聽了，卻生起氣來，對著那些人喝道：「放你娘娘的屁，你們敢是董天林一黨的

強盜，故意替他虛張聲勢麼？可曉得我們今日到此，是特地來要他命的。你們若再說這些話，且請先嘗俺一拳！」那些人見杜鵲橋



如此莽撞，也不敢同他計較，只嘻嘻的對著他笑。鵲橋見了復又大怒道：「你們敢是要氣死俺麼？還要笑俺！不要走，等俺先來與

你比較，看是如何。」說完便摩拳擦掌地要想過去。幸被文龍看見，隨手拉住道：「你怎麼竟是這般的呆。人家也沒有得罪你，怎

反與人家吵鬧起來了？快些與我站在此間，不准開口。」鵲橋本欲過去，不期忽被文龍拉住，也叫沒法，只得站著不動。那些人見

他形狀可怕，不敢多言，又恐他真個要去打架，早已哄地走了開去。

　　楚材見了甚覺過意不去，忙走過去陪笑道：「各位休怪，我們這個朋友有些兒孩子氣的，莫要理他。我且請問你們，方才在董

天林前面的兩個是董天林的什麼人？」那些人見他文質彬彬，不敢怠慢，忙答道：「若問那兩個人，一個長的叫楊滔，一個短的叫

鄭遷，也都是綠林出身，卻是董天林新近在擂台上收伏的人。聽說本領甚是了得，故董台主與他結為兄弟，做個幫手的。」楚材

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便拱一拱手道：「承教了。」說畢轉回身至原處，把他兩個的名姓說與文龍鵲橋知道。閒話休題，書歸正傳。

再說董天林同著楊滔、鄭遷兩個馳馬過來，那些看的人均讓開一條大路，讓他一行人直至台前下馬，早有手下跟隨的嘍兵，將馬牽

過。但見他三個人都將身上花氅提起，望著台上躥去，卻都一般是旱地拔蔥，燕子飛雲，縱的工夫，一轉眼間均已躥上高台。

　　但見楊滔、鄭遷兩個先在左右站定，然後董天林走至中間望著台下大喝道：「呔！台下天下英雄聽者，俺董天林自設立此台以

來，已有多日，從未遇著敵手，凡是上台者都不肖俺三拳二腳，輕則殘疾，重則傷生。為此本台主今日特帶兩個義弟上台，倘有人

來較手者，須先在俺不論那個兄弟手中，能走個三回五合，然後方可與本台主交手。若然沒有本領，也不必上台獻丑，自傷性命。

」說畢便至靠壁那裡，在中間一隻虎皮交椅上坐定。又將那個短小身材的鄭遷叫過去，也在一旁坐下。然後，那個長大身子的楊滔

走向台口中間一站，也望下大喝道：「方才的說話，董台主已經吩咐明白。如今俺也不必再說，你們台下人中如有武藝出眾的人，

不妨上台一較。能打著俺一拳一腳者，即以牌上開明的銀兩如數奉送，如再能全勝俺弟兄三人者，銀兩也照三倍奉送。這個賣買是

便宜，你們休要錯過了。」

　　音還未絕，只聽得東北角上有人大喝一聲道：「你家祖爺爺來了！」這個聲音卻像劈毛竹一般。楚材慌忙一看，只見那個人四

方身材，頭上戴一頂草笠，赤著雙足，身上穿一件破襯衣，相貌甚是離奇。看他飛奔直至擂台下面，大喝道：「台上的快放梯子下

來，好待老子上來較手。」喝了幾聲，方見台上那個楊滔望著下面笑道：「你這個冒失鬼真是不知事體。沒有本事不會跳上來就罷

了，何苦定要來送命呢？若要想放梯子下來，不特這台上沒有梯子，就是有梯子也沒有這個規矩。快不要丟你娘的臉了。」說畢哈

哈大笑，台下看的人也各大笑起來。那人見眾人笑他，不覺大怒道：「你不放梯子下來，難道俺就不能上來麼。」說畢早見那人伸

出兩手將台下的柱子一摟，望上爬去，倒也快速，不多一回工夫，已見他爬上擂台。不問情由，就向楊滔面門一拳打去。楊滔連忙

把手架住道：「你這個人怎地的莽撞，既然要來送命，也須留下名來。」那人道：「俺姓祖名叫爺爺，你這灰孫子連祖爺爺都不認

得了麼？」說完又是一拳。楊滔大怒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匹夫，怎這般無禮？照打吧！」就將兩手一分，把那人的拳頭架開，震得

那人大喝道：「你這個灰孫子的，敢是袖中藏著傢伙麼？」那知話還未絕，早被楊滔飛起一腿把那個人踢下擂台。看的人又是哄然

大笑。只見那個人在地下爬起來向身上一摸道：「你們有何好笑？幸虧俺有本領的人，從這般高的所在跌下來，竟一些也沒有跌

傷。你們也去試試就知道了。」說畢便向人群中亂鑽而去。

　　楚材等看了，不覺暗暗好笑道：「天下竟有這般的人，跌了下來還是在那誇口，豈不可羞。」正在好笑之際，又見台上楊滔哈

哈大笑道：「這般沒恥的人，也要上來鬼混，莫非是個瘋子不成？這一腿也夠他的用了。」又向台下喝道：「有本事的方可上台，

若再像這沒臉的東西，莫怪我拳上不生眉目。」鵲橋聽了即欲跳至台上與他較手，楚材忙止住道：「且慢，此時他的銳氣正盛，且

看看他的武藝，再行上去也不為遲。」鵲橋一定不依，堅欲前去，文龍向台上指著對鵲橋道：「你不要忙了，你看又有人來去了。

」楚材同鵲橋慌忙定睛一看，見果然又有一個大漢上去。那個大漢相貌雖不甚揚，卻與方才的大不相同，就是那武藝亦甚了得。但

見他兩個交起手來，各將解數使出，真如一對猛虎奪食。鬥了多時，覺得那人漸漸氣力不加，腳下的步位也有些亂了。鵲橋慌道：

「不好了，那人又要被他打敗了，快些待我上去幫打！」

　　他豈知那句說話還未說完，那人已被楊滔賣個破綻，用一個黑虎偷心打下擂台來了。直把個鵲橋急得亂跳道：「這個人的本領

著實不醜，怎麼也被他打將下來，豈不可惱？你們若再讓俺上去，真是要把俺的肚皮氣穿了！」說畢正欲向前而去，哪裡曉得已經

來不及了，耳朵邊早聽見有人在那裡喝道：「呔！台上的狗頭，怎敢這般放肆！俺公子爺來了！」說畢已向台上躥去。鵲橋連忙抬

頭一看，又加發急道：「完了，這般文縐縐風也吹的倒的娃娃，怎麼竟敢上去？莫不是活得不耐煩，恐怕沒有死的所在，故此要到

台上去送命麼？快些待俺去喚他下來，還是讓俺上去的好。」此時楚材早已看見那個面白唇紅，眉清目秀，雖是書生打扮，似乎弱

不勝衣的模樣。但是看他滿面英氣，躥縱得法，便知是個有來歷的人，因此便將鵲橋喝住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可曉得善者不來，來

者不善，你只看他是個書生，便小視於他，看來這個楊滔恐怕還不是他的敵手。少停你自明白，此刻且不必多言。」鵲橋見說，只

得將腳站住，留心細看。

　　只見那個書生上得台去，也不寬長衣，只是笑迷迷地對著楊滔指道：「俺公子爺本不屑與你這般草寇交手，只因見你太覺將人

欺侮，故此公子爺要來取你狗命。你若知事的，快些跪下與公子爺磕上三個響頭，便放你一個不死，若然還要倔強，哼哼！可曉得

俺公子爺的厲害？只怕你頃刻傷身。」楊滔大怒道：「呔！你這孩子黃毛未退，血跡未乾，怎敢到此胡言亂語？且通下名來，好待

俺送你回去。」那個書生復又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，還要出口傷人！正是：閻王要你三更死，不肯留人到四更。

俺公子爺的姓名也不必說與你知，只把你二拳兩腳早些打發你到鬼門關去，便是你的造化。」只見楊滔大怒道：「好個不識好歹的

小廝，這般無理，不要走，吃俺一拳。」說是遲，那時快，早見楊滔已將升籮大的拳頭伸出，使個泰山壓頂的架勢，直望書生打

來。那書生卻不慌不忙，只將兩手虛架一架，一個箭步已跳至楊滔背後，望楊滔背上就是一拳，把個楊滔打得大叫道：「好小廝怎

敢暗算於我？」復又轉身，使一個餓虎捉羊的拳勢，向著書生直打上去。但見那書生往上一跳，突然跳至楊滔背後，照准楊滔腰裡

又是一拳。兩三個回合，已把楊滔累得滿身是汗。

　　此時楊滔方知來者是個勁敵，深悔方才狠不該輕視於他，倒被他打了兩拳，輸去二千銀子還不打緊，只是今日初次登台，那裡

去得下這個臉去？因此便把平日習練的工夫盡數使出，要想爭過這口氣來。那裡曉得那個書生身體甚是靈便，要想打他一拳萬萬不

能。書生也只是招架，並不還手。下面看的人齊聲喝采道：「這個方叫做真實本領，不擺在面上的。」楊滔要想贏他，看來有些費

力，這幾句說話早已順著風吹到楊滔耳朵裡去。楊滔更覺著急，又羞又惱，恨不得一拳就把那個書生打下台去。不期打了一回，又

被他乘空打上幾拳，打得滿身疼痛，竟欲敗下，心上又覺不捨，只得拼命相持。鵲橋等在台下看得甚是清楚，不覺笑逐顏開，對著

楚材道：「果然大哥眼力不差，俺卻萬不能及。但是俺看那個書生拳法雖精，恐還力量不足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文龍笑道：「不用

你著急，豈不聞恃力量是個匹夫也。你看楊滔他的腳步已經錯亂，我看頃刻之間楊滔就有性命之憂。」鵲橋道：「只怕不能，況且

台上還坐著兩個人在那裡，豈不要出來接應？」楚材道：「你放心，擂台上從沒有幫打的道理。若然可以幫打，就不成為擂台了，

怎能服得天下英雄的心？」

　　楚材這句說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聽見台上楊滔大叫一聲道：「痛死我也。」楚材等慌忙仔細一看，原來楊滔的兩隻眼珠，不知怎

樣早被那個書生將兩指挖出，滿面鮮血，剛叫得一聲「痛死我也」，又被那個書生乘勢一腿踢下台來。此時鵲橋見了，不覺大喜，

忙奔到台下拍手大叫道：「你這相公真是能幹，照這樣的容易，一總把他們收拾了吧，也省得我們費力。」說畢又飛奔到楊滔跌下

的所在，照准楊滔胸前加上一腳。可憐那個楊滔就此了帳。書生方欲下台，見那短小身子的送遷忽地將身立起，直躥出來，大喝

道：「小輩休走，怎敢下此毒手傷俺哥哥？俺來替他報仇了。」說時遲那時快，早是一個箭步過來，一掃堂腿欲將那個書生踢倒。

　　哪知書生早已防備，見他掃堂腿過來，便往上一跳，那腿卻使個空，剛收回那條腿時，書生復又躥至面前。好得兩個均是身子

便捷，一搭上手便各把平生絕技施展出來，一拳一腳，一住一來。正是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材。兩個約走了十餘個回合，不分勝敗。



鄭遷因急欲報仇，故意地將拳法放鬆往下敗去，書生不知其計，即欲追趕上前，那知鄭遷早已扭轉身軀，向著書生颼地就是一鏢。

幸虧書生眼快，慌忙接住，意欲還他一鏢，不期鄭遷第二個鏢又來，要想再接卻已來不及了，慌忙把身向後一跳，那裡曉自己立的

所在正離台邊不遠，向後跳去，恰恰的蹈了個空，向台下跌下去了。幸而那鏢沒有著身，雖經跌下，未受重傷，及至爬起，本欲再

上台去，因見看的人都在那裡哄然大笑，倒覺得滿面羞慚，只得也向人中逃去。楚材因見這書生品格武藝件件都與自己彷彿，早有

此意，欲結識他做個朋友。此刻見他不好意思欲向人中躲避，忙從刺斜裡迎將上去，隨他到無人之處與他接談了一回。方知這個書

生就是大忠臣楊根山公之後楊德明公子，他因父親被嚴嵩所害，又不肯把他放過，定要拿捉於他，故此他四處逃避，幸遇名師傳授

他的武藝，又寫了一封書，將他薦到邊關上戚紀光部下去效力，以便乾功立業，將來可以代父報仇。因此他取了薦書，要到邊關投

效，路過此地，忽見這個擂台，起初還恐怕出頭露面，被人知覺，後來因見楊滔厲害，一連打敗了兩個，說的說話太覺驕傲，是以

忍不住少年情性，一時不暇檢點，就驀地跳上台去較手，所以方才在台上不肯說出名姓，就是這個緣故。此刻他見楚材出言風雅，

品格端方，知道也是正人君子，故肯把自己的來歷說與楚材知道，當下楚材也將自己名姓並立意到來要除董天林的說話，告訴了楊

德明一遍。就約了德明仍舊一同來到台下觀看，以便少頃助力。

　　那知剛到台下，楚材仰面一看，不覺大吃一驚。要知何事吃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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